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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不败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准确地说不知道用怎样的文字把这一年的心情完整地串起来，

让它们如绚丽的水晶不失原味地挂在那儿，让你们分享，让你们明白。　　写下这个热得要

命的八月的第一个字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窗外成片绽放着许多不知名的小花，红的，黄

的，粉白的，花花绿绿地漾在一起，满目漂亮的色彩。天啊，这些花是什么时候开放的？这

样如火如荼的势头应该不会只有几天的时间吧。

我不知道这一年里这些花儿是不是也是这样漂亮地开放着，如果是，我想我应该感谢

它们。我嗅得出空气里有许多甜美的味道，有一个很美丽的词突然冒出来：花开不败！

花开不败。

花开不败啊！

我想我终于可以平静下来，告诉你们这一年里发生的许多故事，我想无论将来发生什

么事情，这一年里的点点滴滴、滴滴点点，我是再也不会忘记了。

严肃的家长会

高三开始的前一个星期，开了一次家长会。

那是一次很严肃的家长会，一次没有人缺席、甚至没有人迟到的家长会。老师在那次会

议上调动起了家长们几乎所有的情感。高三的重要性自是不用多言的，所谓“成也高三，败

也高三”，无论过去孩子们多么辉煌，也无论他们多么失败，班主任那么一个瘦弱的小姑

娘，竟然靠在讲台上一讲就是斗志昂扬的两个小时，无非是让我们相信，事情都是可能发

生的。奇迹或恶果，都会在这一年里戏剧般地粉墨登场。

学校为了让每个学生清楚地了解自己在班级、年级、甚至在区里、全市的排名位置，精心

制作了一张高一高二的各科成绩排名表。现在想起来，我不得不承认，那张表真是做得太精

致了。每一门成绩的总分、标分名次，与年级里的均分对比情况，甚至还有精心设计的由此

得出的成绩走势图，最后还附带综合名次的具体分析。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一张纸，真可谓是

煞费苦心。

父亲是阴着脸从学校回来的。情况如我所估计的一样不容乐观：年级排名 190名。可怕

的位置。

“还有希望的。老师说的，什么都是有可能的。”父亲说他是相信我的，然而我却不知

道是不是应该再相信自己一次。可是，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是过了河的卒子，不能回头。

我惟有扬鞭策马，奋起直追，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师，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

11年漫漫的准备期，终于到了要拉开战幕，拼命一战的时刻了。我必须和我的散漫、不

负责任的过去说再见。

我在已输得一败涂地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然而战斗已经开始了，躲都躲不掉。

“杀”进复旦

高三真的很不一样。

如果说高三题海战术的可怕还没有在这位恶魔登场伊始显露出来的话，那么高三所带

来的改变首先是在心理上的。你的脑子中始终会有一根弦紧紧地绷在那儿，它无时不在，无

刻不在。上枯燥的英语课，你的思绪悠悠地飘到窗外浮想联翩的时候；做计算量大得要命的

纯属练耐心的“超级低级“数学题，你动了一丁点儿想参考别人答案的念头的时候；深夜

12点强迫自己坐在桌前背长得绕舌的“人民民主专政”含义，背得脑袋如小鸡啄米一般的

时候，那根弦“嘣”的就来了个震耳欲聋：“高三了，怎么能这么堕落！”然后，整个人

一激灵，紧跟着心脏的狂跳不止，马上强打精神，继续应战。

在高三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几乎每个人都踌躇满志地跃跃欲试，每个人都魄力异常地

非复旦交大不进，我在床头贴上一张“杀进复旦”的特大标语，在每天早起和入睡前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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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几遍，以增加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信心。所有的梦想都在高考的压力下抽象成了自己认定

的那座神圣学府，当时一听到关于复旦的任何消息，就立即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仿佛所

有的东西都在那所学堂耀眼的光环下黯然失色。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190名的分数和复旦的巨大差距，周围的同学们似乎也意识到那

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可怕阵势。我们固守着心中的梦想，祥林嫂般地嚷嚷着“我要ｘｘ”，

那种心理和由此制造的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是不到高三的人所不能体会的。

第一次较量

来自高三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很快来临了。

第一学期的期中测验，一次我们认为已经准备好却被杀得残不忍睹的考试。我们的排名

就如同老师先前所预言的那样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班里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同学如同一

匹匹的黑马，一下子让大家大跌眼镜。起起浮浮，蹿上滑下之间，许多人开始变得实际起来。

北大的校门的确艺术得够格，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那儿感受高雅的，粥少僧多的尴尬

让每个高三学生在现实与梦想的巨大落差前狼狈不已。

我是那极少数仍抱着幻想不放的人。请注意我用的是“幻想”一词，也就是那种在当时

看来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事，按理说，我这种在高一高二不争气地徘徊在二三百名之间，

而在高三已过去四分之一，却仍是保持小幅盘长势头的人对复旦这样一所全国顶尖的学府

是不应该再产生任何幻觉的。可是天晓得我当时怎么就会有如此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

固执地抱着“每考一次，前进 50”的念头，痴痴地盘算着，傻傻地得意。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当初自己那种吓人的乐观，才有了执著下去的动力，

才使绝对不可能的事逐渐地一步步闪现出希望的曙光。

用残酷的事实去挫败年轻人原本就不堪一击的脆弱的自信，是高三向我们抛出的第一

道杀手锏。

心理防线的牢固程度是能否在这场战争中战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执著得有些傻气的劲头竟有如此大的魔力，只是一味地坚

持“复旦”那个守了 11年的抽象名字，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要用什么样的代价去交换这个儿

时就有的美丽的概念，只是紧紧地跟着它，一遍遍地默念它。我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用自己

的狂妄换来了一丁点儿优势，其实我没有意识到，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我去找班主任谈了一次，那个长得娇小可爱的女人味十足的老师一见我就柔柔地说：

“这次考得不错，下次保持，华政可以冲一冲。”我到现在还想不通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斩

钉截铁，胆大妄为：“我要考复旦。”一向淑女气十足的老师竟也掩饰不住地张开了“O”

字形的嘴巴，好在她很快顾及到我的感受，继而柔柔地说：“那你可要再努力一些啊。不过，

有希望的，有希望的。”我傻傻地咧开嘴笑。桌子上有一束玫瑰开得正艳，红得像要滴出水

来，朝气蓬勃地向上舒展着。阳光斜斜地射进来，照得初秋的办公室里一阵暖意。

现在想起来，那个老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给了我多大的动力。且不说她的话里到底有多

少肯定的成分，但那句“有希望的”却如同一盏明亮的灯，在接下去的日子里始终不远不

近地悬在我的脑子里，连带着那天桌子上玫瑰香甜的味道，让我觉得整个人都暖和了起来。

平淡的快乐

高考倒计时牌上的数字越来越小，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老师向我们嚷：“该干什么就

干什么吧。”我们没有像别的书上写的同学之间那样勾心斗角，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快快

乐乐的。无论多么苦，多么无聊，我知道，至少还有和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兄弟。没有那

种在学校里装着玩，在家拼命用功的学生，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准备那些虚伪的东

西，没有人愿意那样做，坦白地说，是不屑去做。

后来有一天，不知是谁在教室里插了一捆新鲜的百合，粉白的那种香水百合，一整个

秋季，教室里始终萦绕着百合恬静的味道。我们就不经心地在淡淡的甜香里一日复一日地演



3

算，没有人去刻意注意那捆恬然的百合，但它和它的味道却真真实实地深深地烙在了每个

人的心里。

我不知道用该用什么词语来准确地表达那一阶段自己的感觉，可能是“踏实”吧。我依

旧在每天早起和晚睡的时候大喊一句“杀进复旦”，但却不再一遍又一遍地将“复旦”挂

在口头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将梦想收藏在心底，用各自的方法尽最大的可能努力着，进

步和荣誉这些缥缈的东西都是我们不能抓住的，只有这一天一天实实在在的日子是我们可

以看到并握有的。我看得见我的同学们和我自己在这一天天质朴的日子中真实的努力，我的

成绩就在这种踏实感中稳步攀升，一点一点不快也不慢地前进。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真

是很好。

题海战术

高三第二学期的日子较之第一学期的平静有了较大的改变，增添了许多躁动与不安的

成分，第一轮对知识的梳理和第二轮对综合题的系统掌握已经告一个段落，第三轮紧张的

考试和题海战术的轰炸接踵而至。那真是一段难以形容的日子。课表改成了“语语数数外外

+1+1自修自修”这样可怕的形式。

老师上课时不再帮我们概括什么，只是发下一沓一沓的各科模拟卷当堂测验。我不知道

老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考卷，每个区的每种卷子我们都要做一遍、分析一遍，再抽查一遍。

还有别的市的，全国的各类统考卷，以及历届的高考卷，甚至连那些不知名的学习报上的

怪试题也被老师无一遗漏地搜罗下来给我们做。一节课的就小测验，两节课连在一起就大测

验，全年级统一的自修课就模拟考。所有的考卷都是算分的，老师来不及批的小测验就让同

学们相互交替着批。分数等于是成了这个冬春交替的忽冷忽热的季节里的最刺激人又最不值

钱的东西。

那真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

自己的实际分数和原先所设想的是一个刺激；别人的分数和自己的分数一比较又是一

个刺激；而几次分数排成的总趋势则是最大的刺激；我在这一天几个的刺激中渐渐变得麻

木，刀枪不入，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中“再重头收拾旧山河”，在残不忍睹的失败中锻炼

和血吞牙的勇气和毅力，变得越来越沉稳，越来越坚强，那是高三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日子。

考试和分析成了生活中的全部内容。算时间做卷子、订正、分析，根据错题再做练习，反

反复复，复复反反。我们将“今天回去做 n张卷子”改成“今天回去把这本书做掉”，将睡

觉的时间一拖再拖，将叫醒的闹钟越拨越早。

每天背 n个单词，每天做 n张考卷，每天完成 n份订正。

计划表上涂得密密麻麻，每完成一样就用彩笔划去一样。那一道一道触目惊心的杠杠和

考卷上红艳艳的大叉叉，滴零滴落地洒满了每一个黄昏和早晨，铺满了学校和家庭那条惟

一看得见漂亮花朵的小路，像山一样高的发黄的纸页，浸在发霉的空气里缓缓地挪动。有时

候在家背书背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书都想扔到窗外去，可是，只要默念几遍“复旦”马上

就会平静下来。我载着沉重的脑袋、空白的心，甘心情愿地埋在那间要馊掉的屋子里一遍遍

地“之乎者也，abcd”。执著啊执著，我不明白我这么一个散漫惯了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得

这么正襟危坐，感天动地。

到如今，我坐在空调房里惬意地整理着高三一年的书籍，仍是佩服自己当时的毅力和

勇气，几大本密密麻麻写满批注的笔记，半米高的每张都仔仔细细做、仔仔细细订正和分析

的考卷，还有一本字典一样厚的 16开的数学经典习题，每道题竟都有四五种解法，被看了

不下十遍以上。在那个冷得要命的冬日和气候怪异的春天里，我用皲（jun）裂（皮肤因寒

冷干燥而破裂）的双手粗糙的笔迹一个字一个字、一道题一道题地编织着心中那个神圣又惟

一的梦想，我想这就是高三所带给我的影响与改变吧。

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当它倾斜得颓然倒下时，那些失去了月光的夜晚该用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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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去抚慰。——高晓松

老狼的歌我很喜欢，在那一段日子里，老狼让我安静，让我释然。我想如果要用一个人

的歌声去给我的高三配乐，老狼的，很合适。平静下藏着波澜的声音。

我带着 190名的耻辱，用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情和现实做最后的搏斗。我仔细审视了一下

手中的砝码，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努力。我想，每个曾经拼搏过的高三生都体味过这种拦截

掉所有退路的狭隘的美丽，都是在用心感受最后的心情里的那种悲壮情怀。

填志愿

填志愿是一件要命的事情，远比我设想的要复杂。

我以为我会潇洒地在第一志愿栏中填上“复旦大学”的字眼，然后得意地继续我的梦

想。我甚至设想假如父母反对或老师不赞成，我会用怎样的话语去反驳，用怎样的言辞去力

争。然而，那都是填志愿以前的想法了。“以为”是“以为”，“现实”是“现实”。

事实上，填志愿的确成了我高三历程中最为波折的一件大事。

老师反复强调一定要根据以前几次重大考试的分数和排名以及高一、高二的表现来衡量

自己的位置，我的信心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排序和比较中消失殆尽。我行吗？我可以吗？在

“杀进复旦”的横幅前，我的回答一次比一次底气不足，细弱的声音在残酷的现实里被搅

得支离破碎。

老师们的态度在这个时候来了个 180度的大转变。他们找你谈话，用升学率、用前几届

惨不忍睹的失败例子想方设法地让你害怕，让你体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毛骨悚然。

“保守，保守，再保守些”，成了填报志愿的稳妥原则。

我的处境有些令人绝望。纵是大半年的努力换来年级前 80名的稍稍靠前的位置，但在

第 290名的阴影和复旦这道高不可攀的门槛前也变得无力起来。

同盟者的退出

开始不断地有冲复旦的同盟者退出来。

他们中有的因为某所次一点的学校加 5分的承诺，还有的因为被老师们的软磨硬缠弄

得晕头转向。总之，他们放弃了。

我一下子变得孤立无援起来。父亲甚至悄悄去华东政法领了一张 10分的加分表格，整

日没完没了地向我陈述学法律的无量前途。最后，甚至连校长也发话了：“你考复旦，只有

30%的希望，要考虑清楚啊。”

那几日，我的神经变得空前脆弱起来，在难以企及的梦想与相对保险的退步中飘忽不

定，犹豫不决。一位学长竟然用这样的话安慰我：“就填我们华东政法吧。如果真的考了很

高的分数，大不了坐在复旦门口去哭一场嘛！”

于是，我想选择放弃。我不敢让复旦如同一个美丽的童话仅挂在口头，我不敢用不自信

的鸡蛋去碰那坚硬无比的石头。我无法忍受万一失败所带来的那种从天堂到地狱般的绝望。

我在全票赞成的欢呼声中，颤颤抖抖地写下那所想也没有想过的学校的名字，任“背叛”

的字眼在脑中炸开。

交掉草表后我一个人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偷偷跑到复旦的校园里呆了一个下午，去

哀悼我破灭的梦想。

梦游复旦

复旦真漂亮啊。铺天盖地的杜鹃安静地在校园里醉人地开放，恰好到处地映衬着我想象

中的肃穆、神圣。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我不甘心啊，我不甘心做了 12年的梦就这样被一

张薄薄的纸所彻底打碎，我不甘心高三这一年来日日不顾一切的拼搏就这样被一句“保

险”的理由而葬送。我知道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复旦在我心中的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若是真

的以高分进了其他学校的任何一个系，那种遗憾又岂是坐到复旦门口去大哭一场所能排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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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那一个燥热无比的星期天下午，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执著信念的胜利。现在想起

来，那个下午宁静美丽的复旦，帮助我作出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多么重要的决定。

我终于还是在所有人的诧异目光下要回了我的那张志愿表，郑重地在表格上工工整整

地填上“复旦大学”那四个令我激动的大字。那真是我 12年来写得最舒服、最漂亮的四个字。

这四个字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凭自己的意愿所做出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是体现我人生最初

分量的一个决定。

我要我所要的，纵使是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纵使是在高考考场上输得一败涂地，

这是我自己作出的选择。

接下去的日子就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地方了。交掉志愿表的我们，没有什么再值得

劳心伤神的东西，读好书，做好卷子，放松心情，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毕业前夕

至于那被无数人形容过的高考三天，我以为紧张是有的，但对于身经百战的我们来说，

当他是一次特殊的模拟考，坦然面对就可以了。我觉得当时真是超乎寻常的冷静，心不慌手

不抖地做完了所有的考卷。监考老师露出了难得的微笑：“考完了？”“嗯。”我的高中时

代就这样结束了。走出考场的时候，脚有一点发软，脑子里嗡嗡作响，整个身子像被抽了主

心骨一般。疲倦像小山一样压过来。我累了，真的累了。交掉了考卷，仿佛交上了半生的嘱托。

300多个饱含汗水与泪水的日日夜夜啊！

排山倒海的感觉涌过来，把我无声无息的淹没。

拿到复旦的通知书后，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去母校，看了那间熟悉的教室。五楼南边走廊

向里走的最后一间屋子，高三一年的青春从这里流走。讲台上的玻璃瓶里插着一束淡紫色的

勿忘我，嫩绿的小碎花瓣零星的点缀其中，轻轻地在风里摇曳。

我和我的同学们就在这样一间四季都有花朵绽放的教室里共同走过了一段最最艰苦的

岁月。现在，他们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南京，或是留在了上海的某一个角落。我想起我

的同学们把头埋在乱七八糟的草稿纸里演算水的张力的情景，我想起我把脚跷在前桌的凳

子上叽里呱啦地背政治的情景……我小心翼翼地将这个屋子里曾经那么真实地上演过的每

一个包含酸甜苦辣的小故事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它们都是我难忘的高三这一年的最好见证。

我们都曾经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相聚在这里，现在，每个人又不得不为了新的目标

各奔前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毕业晚会上许多男生都流下了眼泪。欢乐也好，痛苦也罢，

毕竟这一段的真实生活是我们共同携手走过的最具有分量的人生。


